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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军营生活给我留下的难忘和美
好记忆，拉歌当仁不让。

那年十八岁，我从苏北农村应征到
部队。经过新兵连三个月的艰苦集训，
分到三营七连。下午四点多，全连集合，
在连长的带领下，跑步向营房外的一处
山脚而去。我边跑边纳闷，这是去执行
任务吗？

跑到山脚下，就听连长大声喊道：
“立——定！”全连整齐地停下脚步。接
着连长说：“今天晚上，营里放电影，下午
咱连的训练课目：练习拉歌。”连长是山
东人，他下达训练内容时，山东腔很浓，
但声音很洪亮，很有穿透力，感觉是给拉
歌添力，使大家浑身有劲。

我们营是加强营，有四个连队，平
时不集中，只有开会或放露天电影才会
集中。四个连一集中，最较劲的是拉
歌。一般唱的《我是一个兵》《打靶归
来》《战友之歌》等朗朗上口、气势如虹
的军歌。

记得那晚，我们连跑步到达营部大
操场时，先到的六连、八连、九连已展开
了拉歌。我们刚坐下，“爱挑事”的九连
长率先打着手势朝我们连吼道：“七连来
一个！”战士们跟着喊:“来一个七连！”

“来一个就来一个，谁怕谁啊！”连长
霍然起身，将衣袖一撸，摆开了架势，举
起双手做了个打拍子姿势：“战友战友亲
如兄弟”预备唱！。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
唤在一起……”我们都是血气方刚、虎虎
生威的小伙，亮开嗓子，声音很大，吼得
地动山摇，大有一唱碾压全场之势。

我们刚唱完，连长大手一挥，开始
“反攻”：“东风吹，战鼓擂，我们唱了该
九连！”

“九连，来一个，九连，来一个……”
我们齐声高喊。

炊事班敲起了带来的锣鼓，锣鼓声
惊天动地，整个营房都能听见，随着连长
的手势，我们跟着锣鼓的节奏，齐声高

喊：“12345，我们等得好辛苦；34567，我
们等得好着急。九连，来一个，快快快，
呱唧呱唧！”掌声随即在操场上响起。

我们这边拉歌如此热闹，其他连
也不甘寂寞。在九连唱歌的同时，六
连长“嗖”地站出来，指挥六连与九连
齐唱同一首军歌。双方一前一后，在
操场上比声量。双方官兵一个个像吃
了大力丸，挺着胸脯，不是唱而是用全
身的力气“吼”。

四个连队真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操场上，歌声、掌声、吼叫声惊天动地，几
里外都能听见。

就在几个连队拉歌较劲时，电影喇
叭响起了营长的声音，刚才还歌声鼎沸
的操场，瞬间沉寂。“今晚拉歌，就此结
束。拉歌，拼的是气势，讲的是团结，拉
的是友谊，提的是精气神。现在全营各
连同时各唱一首歌，看哪个连的歌声洪
亮。现在准备，听我口令。”

此时，我们连长站在一块石头上作

动员：“同志们，一定要敞开喉咙，拼尽
全力，压倒所有的兄弟连队。压下去明
晚吃油条，声音喊哑的，回去叫卫生员
给你含片。压不下去，明晚喝稀饭。大
家有没有信心？”我们齐声回答:“有！”
声音震得前来看电影的群众都捂住了
耳朵。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像首歌，绿色
军营绿色军营教会我，唱得山摇地也
动，唱得花开水欢乐……”我们连唱《一
二三四歌》；六连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
行曲》；八连唱《团结就是力量》；九连唱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连一百多
名战士，使出浑身力气，挺起胸膛，张大
嘴巴，拼尽全力嘶喊，很快歌声碾压其
他三个连。

十多年军营，上千次拉歌，一生受
用。直到今天，我已不在军营，但习惯已
然不变。每年八一战友聚会，我都把参
加聚会的老战友，分成三个班，来一次拉
歌，同温军旅旧梦，同享拉歌豪气。

军营拉歌
陆金美

南方六月，天地间仿佛被放进
了巨大的蒸笼。太阳像个炽热无比
的大火球，光芒刺得人根本不敢抬
头望天。

在罗艮顶上，老根叔受命带着七
个农民正忙着清理杂草。才过了大
约一小时，每个人都像是刚从水里捞
出来一般，汗水湿透了衣衫，能拧出
大把的水来。

项目负责人小代喊了声：“大家
休息十分钟！”

老根叔刚蹲下身子，打算在树
下歇一会儿，目光就落在了树上那
两条深深的勒痕上。只见那痕迹深
得几乎要把树干勒断，老根叔心疼
得不行，赶忙掏出随身包里的剪刀

“咔嚓”两声，将缠绕在树上的旧电
线剪断。

这电线是当年为了给树塑造
完美造型绑上的。那时，把树干上
的两条树枝绑起来，能让它们分别
向两边生长，距离又不会太远。如
此一来，树形美观了，还能承受更
大压力，提高挂果率。只是后来，
老根叔忙忘了这事儿，电线就一直
留在树上，随着树的生长，深深勒
进了树身。

老根叔用力扯着电线，可怎么也
扯不出来。他伸出粗糙的手，轻轻抚
摸着树上的伤口，心里一阵揪痛，眼
眶渐渐红了，泪水在里面打转。

“没想到当初想给树一个完美造
型，却给它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疤
痕。”老根叔喃喃自语着，慢慢走到一
棵老芒果树下，缓缓坐下。汗水混着
泪水，“吧嗒吧嗒”地往下掉。老根叔
怕被别人瞧见自己的泪水，赶忙用袖
子去擦。可刚擦干，泪水又止不住地
流了出来。

在他再次低头擦拭的瞬间，远在
外地打工的儿子小根的模样浮现在
脑海里。

小根八岁那年，他妈妈永远地
离开了。从那以后，老根叔既当爹
又当妈，尽自己所能照顾他，生怕委
屈了他。

一个炎热的中午，小根正在厅里
写作业。突然，他看到同学阿强在自
家门口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左转右
转，别提多威风了。小根心里痒痒
的，放下笔就跑过去，请求阿强让他
试试。阿强和小根平时玩得好，不好

拒绝，就像自己父亲教自己骑车那
样，开始教小根。

老根叔淋菜回来，一眼就瞧见了
这一幕，大声吼道：“马路上哪是练车
的地方，赶紧下来！”

可小根正玩得入迷，哪里肯听。
老根叔急了，放下担子，抄起扁担就
追过去，朝着自行车扫了过去。小根
躲避不及，从车上摔了下来，扁担正
好打在屁股上。“哎呀！”小根疼得大
叫一声，捂着屁股转身就跑。

“你找死啦，竟敢在马路上骑
车！”老根叔一边骂着，一边扔下扁
担，顺手操起墙角的竹制扫把，又追
了上去，朝着小根的屁股抽了几下。
小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趴在地上
哭了好久，就是不肯回家。阿强趴在
小根耳边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小根
就跟着阿强走了。

从那以后，小根和阿强简直形影
不离，还经常在阿强家吃住。老根叔
多次劝小根离阿强远点儿，说这孩子
个性太倔，不听父母的话。可小根根
本听不进去。

十四岁那年，小根跟着阿强学开
摩托车。那天，小根第一次坐在摩托
车前面，阿强坐在后面，慢慢地把车
尾翘起，在路上飞驰。那种风驰电掣
的感觉，让小根兴奋不已。

可就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意外
发生了。摩托车撞上了一位路人，路
人受了重伤，小根自己也被撞伤了。
伤愈后，小根被送进了少管所，学业
也因此荒废了。如今，他在外面只能
做些又苦又累的活儿。

老根叔一想到这些，心里就像被
重锤狠狠砸了一下。他满心自责：要
是当初自己不那么冲动，不一扁担扫
过去，不一扫把抽过去，不在小根心
里留下那道“疤痕”，小根就不会和阿
强走得那么近，就不会骑摩托撞人，
更不会进少管所。孩子也不会像现
在这样艰难……

想到这儿，老根叔再次泪如雨
下。他用双手紧紧捂住脸，悄悄抹掉
脸上的泪水。随后，他缓缓回头，望
向那棵被勒伤的芒果树。他仿佛看
到，随着芒果树不断生长，那电线绳
就像一道无情的“紧箍咒”，越勒越
深，越勒越痛。

老根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拿起
锄头，默默地继续除草。

树头的“紧箍咒”
易文建

黛瓦飞檐映翠丛，
堂中雅韵逸无穷。

幽居静处尘嚣远，
最爱永恒纯朴风。

咏江南民居
邓勇

蝉鸣
太阳一直沿着它的音调上升
挂上
正午的树梢
在季节的浓荫处
用一曲咏叹
把夏天
唱到高潮
蛙鼓
小小的鼓手
把月亮当成一面爵士鼓
不知疲倦地敲

越来越有节奏了
越来越有韵味了
清亮的鼓点
落满原野
蟀吟
在夏天的深处
轻拢慢捻
阳光和月光的两根弦
余音袅袅中
一片树叶落下
覆盖了
夏的躁动

曼妙夏音
方华

追云逐日越千岑，
梦笔生花赤子心。

情系故园花似锦，
怀珠韫玉觅知音。

追梦情怀
钟仪

那些年，我热心于城里老乡组织的
饭局，热闹场面之间的推杯交盏、搂搂抱
抱甚是吸引人，好比蚂蚁遇到了蜂蜜，一
嗅到气味就奋力地爬啊爬。但人到中
年，我喜欢上了离群索居的生活。

不少城里老乡邀约的饭局，我都隐
身了，这让友人老胡郁闷，有天他对我直
言：“你这样不合群，啥意思嘛，是不是觉
得你与众不同鹤立鸡群了。”老胡的语气
有些重，但我明白他的心事，老乡们的聚
会，少不了我。

我告诉老胡，血脂浓，尿酸高，身体
的不少指标都亮起了红灯，我不喜欢大
鱼大肉的生活了。老胡当场反驳，老乡
们聚一聚，难道就是为了大鱼大肉，你来
了，哪怕喝一口水也行嘛。老胡的话，让
我心生歉意。

于是，我又活跃于城里老乡们组织
的饭局了。喝酒后，平时沉默的我，也妙

语连珠，段子横飞，常惹得他们哈哈大
笑。一个老乡曾说过，李某这个老乡，我
们以为他只会写文章，其实还是很有趣
的一个人。对老乡这个评价，我很高兴，
再次扬脖干了一杯酒。酒意阑珊中，老
乡们共同回忆老家村子里的稻田、井水、
大树、燕雀、牲畜，还有隐入尘烟的老乡
们的生前之事。

18岁那年，我在一个小镇谋得一个
单位，老乡们羡慕我有了一个“铁饭碗”，
有羡慕也有不服气，还有人说是我家祖
坟风水好。后来城市扩张，我工作的小
镇也纳入了城市版图，老家也因为整村
拆迁，老乡们纷纷进城居住了。

这老乡之间，也有奇怪幽微的感情
牵扯。往前我在镇上时，老乡们常常担
着山里产的瓜果蔬菜给我送来，这些腾
着地气的老家食物，贯通着与我心田最
接壤的角落。

那年，老家在一项重点工程建设的
爆破轰鸣声中化为废墟，我倾斜着身子
扶在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上，双腿颤动，
心房抽丝。我明白，随着最后一块瓦砾
消失，老家只能在我记忆里反刍了。

老乡们涌入城市后，他们才吃惊地
发现，我并没有人云亦云中活得那么风
光。比如以前，我发表了不少文章，村里
人认为我在城里有四通八达的关系，没
有李某办不成的事。有次一个进城老乡
突发疾病需要输血，血源紧张，老乡的儿
子找到我，恳求我动用关系找到供血，但
我表示爱莫能助。惭愧之中，我为此流
了一身虚汗。当这些进城的村里老乡把
我看清以后，我低调人生中偶尔爆发的
猖狂之气，如被踢破的皮球一样瘪了下
去。

但老乡毕竟是老乡，在我们嗷嗷待
哺的心房里，还需要乡情亲情的填补。

城里老乡建起的乡人群里，我偶尔
冒一个泡问声好。去年夏天，老家村子
里最长寿的冯大娘98岁大寿，我前去祝
寿，坐在正屋客厅的冯大娘面如核桃但
鼻梁挺直，她笑眯眯地摸着我的手说：

“今后你也像我一样长寿啊。”我感动不
已，给大娘连鞠三躬。冯大娘的小孙子
一把抱住我说，哥啊，我的好哥哥。就是
大娘的这个小孙子，在一次老乡的饭局
上，我有次还跟他吵嚷了几句，是那次宴
席上，他颈项上戴着粗大的金项链，言语
中有明显炫富的意思，我当场发作：“这
些粗俗的东西，只有牲口身上才戴。”他
趁着酒气起身挥拳向我，被老乡们挡住
了，但饭局不欢而散。

有天，城里老乡们组织了一次返乡
活动。一群乡人站在往日山冈旧址，俯
瞰而今重点工程征地后成了的空旷地
带，从前村子里的炊烟袅袅、人声畜叫、
稻浪滚滚，又升腾浮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耳鸣里。乡人们一阵沉默，这片曾经孕
育养育我们的土地，再次让我们的心，变
得慈悲包容起来。

在城里，我还是亲热地喊上你们一
声：老乡！

喊你一声老乡
李晓

周末去乡下看望父母，母亲端
来了一盘紫葡萄，说是乡下亲戚自
家栽种的。那串串葡萄晶莹剔透，
如玛瑙一般。我禁不住摘一颗入
口，沁人心脾的香味迅即在口中弥
漫开来，一直从唇齿间流到了心里，
而童年关于葡萄的记忆在我的心中
低吟浅唱起来。

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能吃
上一串酸甜可口的葡萄，是我童年
时的奢望。母亲知道我的想法，就
在院子里搭了一个葡萄架，忙里偷
闲精心栽培，每年都能结一些葡萄
给我们解馋。

春天，暗褐色藤条上渐渐长出
了绿色的藤芽。母亲找来结实一些
的树干来搭架。先刨坑，竖柱，倚着
墙体，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收紧后
搭小棍，用细铁丝缚住。小芽渐渐
长大，变成了卷卷的须子，较粗一些
的茎上也长满了深绿色三角形的叶
子。因为葡萄毫无节制地抽条，母
亲就把新抽出来的剪掉。为了预防
葡萄病害，还要适时给它喷洒波尔
多液。

夏天，葡萄开出了小小的花，颜
色淡黄微绿，花期很短。很快，就结
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早晨，鸟儿
在浓叶间跳过来、滑过去，像跳荡的
音符，欢快而清脆的鸣叫声则成了
小院的主旋律。中午，透过绿色凉
棚，阳光斑驳地散落在地面上，我们
在葡萄架下或嬉戏、或看书、或休
息。晚上，清朗的月光从凉棚的罅
隙流泻下来，摇曳不定。大家摇扇
纳凉，谈天说地。渐渐地，肥厚脆嫩
的叶子再也掩盖不了满挂枝间的颗
颗青果，满院子开始弥漫回味无穷
的果香。清朝诗人萧雄的《葡萄》
云：“苍藤蔓，架覆前檐，满缀明珠络
索园。”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浓绿茂盛
的藤蔓和明珠一般的葡萄。对儿时
的我来说，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的，
大快朵颐才是首选，婆娑的葡萄架
下缀满的是诱惑。趁父母不注意，
我搬来凳子，偷摘几颗以解嘴馋，但
青涩的葡萄，酸酸的，难以下咽，后
来也就不再偷摘了，急切地期盼葡
萄早日成熟。

“金谷风露凉，绿珠醉初醒。”秋
季来临，我心心念念的期盼终于要
实现了。一串串葡萄从叶缝里垂下
来，绿的像翡翠，紫的像玛瑙，珠圆
玉润、晶莹剔透的葡萄亲热地挤在

一起，令人垂涎欲滴。英国浪漫主
义诗人济慈的《秋颂》这样写葡萄:

“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你和成
熟的太阳成为友伴；你们密谋用累
累的珠球，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
蔓……”描写形象、喜人，呈现出一
派生机。母亲挑熟透的葡萄采摘下
来，到了晚上家人们围坐在一起品
尝葡萄。我迫不及待地摘下一颗用
手一捏，挤出柔软的果实，轻轻一
咬，馨香甜酸的汁水涌了出来，顿觉
此乃人间最美滋味。元代著名女诗
人郑允端即景生情写下了《葡萄》
诗：“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
玉寒。若使文园知此味，露华应不
乞金盘。”

冬天来临，寒风一阵阵无情地拍
打着葡萄树，葡萄叶纷纷飘落，悄然
回归大地，生动诠释着绿叶对根的情
意。满是皱纹的枯瘦枝干直面严寒，
开始了漫长的休眠，沉浸在对生命的
酝酿和春天的向往之中。

葡萄的甜甜滋味儿就这样融入
了我的年轮，我也享受着葡萄架下收
获的种种欢喜，后来因为家里拆迁，
院子里的葡萄树没了生存之地，母亲
也不再种植了。

偶然的机会看了一些书，才知道
深受我喜欢的葡萄是舶来品，传入中
国后普遍受到人们的推崇，更为文人
墨客所青睐，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
唐人刘禹锡的《葡萄歌》写道：“野田
生葡萄，缠绕一枝高。移来碧墀下，
张王日日高。”道出了对葡萄的珍视
和喜爱。梅尧臣诗云“遂压葡萄贵，
秋来遍上都”“邻家葡萄未结子，引蔓
垂过高墙巅”，颇具生活趣味。宋代
杨万里的“杨柳荫中新酒店，葡萄架
下小渔船。”浓郁的农家氛围令他心
情舒畅。

而酿酒工艺的推广发展，也使葡
萄酒如同血液一般流淌于我国文化
脉络之中。诗仙李白喝了葡萄酒，写
下了“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
驮”的词句，葡萄酒价格不菲啊。王
翰的《凉州词》最为脍炙人口，“葡萄
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
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优美
与凄凉的对比，表现出壮士一去不复
返的悲壮。

“西园晚霁浮嫩凉，开尊漫摘葡
萄尝。”葡萄，承载了民族文化的历史
变迁，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枝繁
叶茂，长长久久、生生不息……

葡萄熟了
陆漪

渡槽千拱卧长龙，
稻香风，
放牛翁。
良田万顷，
沃野戏蝶童。
挥手作别灾旱苦，
天府现，
乐民丰。

万斛泉水润乡农，
忆昔穷，
泪朦朦。
大修水利，
渠坝渡槽雄。
人定胜天旗帜立，
泽万世，
叹奇功。

江城子·长岗坡颂
谢林明

（彭凤莲 画）湾边印象


